
漂
移
者

孙

颙

! ! ! ! ! ! ! ! !"#很快为自己寻找到解释

张小三道：“马克先生，你太狠了！”
马克淡淡一笑：“生意就是生意。做不做，

估计你没法决定，让你舅舅仔细合计吧。”
早晨的阳光温柔地铺展在大街上。中国

北方的这个著名城市，干净、整洁。马克被晨
光耀花了眼。他停下步伐，眯起双眼，观看着
四周。

他看见有位推婴儿车的妇女，
正慢慢地往斜坡上走。那是通往一
个小区的人行道。马克不明白，为什
么要把那条通道建筑得如此陡峭，
分明是难为行人么。马克紧赶几步，
追上了那位属于奶奶一级年龄的妇
女。马克笑了，不由伸出手去，帮那
位奶奶推着车。自从知道自己已经
当了父亲以后，马克在街上见到小
孩子，竟多出些许温情。人的情感真
奇特，过去，他是从来不注意那些小
不点的。

前两天，马克去宁波见一位民
营企业的老板，是猎头公司安排的。

在宁波郊区，马克见识了那家
民营企业的规模。占地上百亩的工
厂加仓库，当然还有气派非凡的办公楼。企业
似乎还在发展中，大门对面是新辟的厂区，还
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工地外面堆满垃圾，低洼
处积水，卡车开过，飞溅起水花，衣服肮脏的
孩子们，在水塘边丢石片打闹。猎头公司陪伴
前来的先生告诉马克，这个老板有几十亿的
资产实力，他做运输和贸易为主，所以希望马
克这样具备国际背景的经理人加入。

见面时，马克发现老板只有四十来岁。显
得精力充沛，精明过人。他与马克第一次见面，
就毫不客气地投来咄咄逼人的眼光，锋利地审
视着他。他的企业创立仅仅十五年，能积聚如
此资产，除了本身的能力，也只有在中国这样
的快速发展的国家才具备可能性。马克感叹
着，同时明白爷爷让他来此地发展的道理。
老板与马克一见如故。双方的谈话轻松

而深入。看来，选择会讲中国话的应聘者，是
年富力强的老板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听说马
克的祖籍是犹太人时，甚至兴奋得鼓起掌来，
说他在做生意上最佩服犹太民族。在谈完所
有的内容之后，马克突然说：“你的企业很大
很大了。在继续发展的同时，是否考虑做点社

会事业，提高企业的名声？”
老板愣了会，回答：“还没想过这方面。你

有什么建议，是捐款给慈善事业吗？”
马克笑笑：“我说的不是捐款。我在你们

工地门前，看到许多当地的孩子，还没有读书
的孩子。他们应该得到照料。你可以投资一所
幼儿园啊。”

老板犹疑地望着这个外国人，没
有回答。马克继续微笑着：“我只是随
口建议。如果你决定聘用我做你的经
理，那可能是我业余感兴趣的项目。
我还可以与你约定，那所幼儿园的投
资，我能够在最近的贸易中，为你额
外地赚回来。”

老板似信非信地看着马克。他
说：“马克先生如此关心本地的孩子
们，我很感动。你不妨具体设计一下，
我们有机会再商量。”

马克飞到北方，找张小三与他的
舅舅谈判生意，正是为了实现他的承
诺，额外地赚一笔钱，来进行他提议
的社会公益项目。

马克突然有这样的善心，他自己
也感到奇怪。是因为他做父亲了吗？

是因为苏月的儿童商店，启发了他的情感吗？
是因为补偿他之前的不规矩行为吗？总之，他
很想做这件事情。他有过怀疑。把张小三他们
吞下的钱逼出来，做幼儿园，是否合适———那
钱是否干净？
马克很快为自己寻找到解释：生意就是

生意。英雄不问出处，用钱又何必拘谨？那钱，
与其被贪污者们享用，还不如为孩子们服务。
按照约定，明天，宁波的老板将飞到上

海，在猎头公司的见证下，与他正式签下聘用
合同。马克要从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管，变为中
国的职业经理人了。这个变化是巨大的，是人
生的又一次急转弯，马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
做好了准备。有一点，马克在内心已经做了选
择。尽管生意场步步险恶，他不愿意因为贪婪
而再次陷入泥潭。他需要多赚一些干净的钱，
体面的钱，那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可以骄傲地
留给儿子的。他会听从苏月的意见，学习老老
实实地做一个经营者。
马克微笑地望着蔚蓝而高远的天空。云

彩聚拢又渐渐散开，天色越发明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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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好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意外

进了游泳池，我们发现这天晚上游泳的
人特别多，浅水区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简
直让人无法下水。深水区里的人似乎少一点，
但也无法跳水和好好游泳。
我们只能在深水区边上随便玩玩水，时不

时地潜入到深水里去显示一下我们的潜水本
领，就像小孩子玩捉迷藏游戏似的，故意想躲
开对方或者捉住对方。周薇薇好像很高兴这么
做，好像这样的游戏使她玩得特别有兴趣，老
是叫我潜到深水里去捉她。有时候也由她摸索
着来捉我，捉住了，她就嘻嘻哈哈地笑，仿佛捉
到了什么心爱的宝贝一般，得意非凡。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周薇薇身上也有这样

的孩子气，这种孩子气使她显得更加活泼可
爱，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吸引力吸引着我。这
样，有一次，当我在水下捉住她的手臂时，就
故意和她开了一个玩笑……
等我们最后浮出水面时，我发现周薇薇

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迅速转开了身去，似乎
已在对我生气了。这让我吓了一大跳。不过，
当我来到她的面前，带点歉意地看了她一下，
她就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转眼间已恢复
了原来的欢快神态。虽然她还有点含羞脉脉
的样子，却对我更加友好了。
我们是在游泳池散了场才离开的。等游泳

的人们纷纷出了门，四处走散了以后，复兴路
上已经见不到一个行人，小轿车也已经很少。
当我们经过“可的”边上那处绿化地的时

候，里面已暗沉沉地看不清什么人影。我们警
惕地走在马路的另一边，赶紧加快了脚步。

我伴送着周薇薇到她家的小花园门口。
她打开了花园门，似乎准备进去了，但不知为
什么却一直站着不动，也没和我道别。她看了
看她家没有一点灯光的整座屋子，回过身来
低下了头，还是在那里站着不动。
她这么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使我不由

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美好愿望，觉得周薇
薇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世界上最可爱、最

让我喜欢，而且唯一愿意和她亲
近的女孩子。不过，我没有忘记
我和她都还是成长中的大孩子，
高二学生，以后还得争取使自己
有一个理想的美好前途；再说，
妈妈叮嘱我“早点回家”的话，我
也没有完全把它丢到九霄云外。

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强行压制
了我心头的那个美好愿望。我一直站在小花
园门外，然后对她说了一声“明天见”，便准备
转身离开了。
这时候，我无意中发现马路这边距离我

们不远的人行道边上，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
车，既没开车灯，也不见有人下车，当时曾一
度觉得有点奇怪；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辆候
客的出租车，并没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所以，
当周薇薇说是非要送我到 !"路的车站上去
不可时，我也就同意了。
我记得，我们在华山路上一起走了没有

多少路，很快见到一辆西向的 !"路就要靠
站，便急忙相互挥挥手告别了……

我是在深夜十一点半才回到自己家里
的。妈妈和外婆已经睡得很安静，我进去时她
们没有一点声息。我匆匆洗完了澡，便赶快上
了床，躺下以后却没有一点睡意。

这天晚上和周薇薇单独在一起时所发生
的一切：相互间的第一次牵手，在游泳池里的
胡乱耍闹，以及在她家花园门口恋恋不舍的情
态，一直都闪现在我的脑际，想要摆脱也无法
摆脱掉，闭上眼睛也仍然显得十分活跃。这让
我心头好像有个魔鬼在作怪似的，只想能够和
她时时都能在一起，永远也不再分离……
可是我又有很大的顾虑，害怕会因此而

走上不能自拔的错误道路，就像我们两位妈
妈所担心的那样……
如果真是这样，我这不是在走我爸爸的

老路了吗？很可能还会害了周薇薇和我自己
的一生前途！那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
我是在半夜以后才入睡的。不知道睡了

多长时间，突然被妈妈推醒了。妈妈使劲摇晃
着我的身子，连声叫着我赶快醒来。
我从睡梦中糊里糊涂地坐起了床，以为

睡过了头，错过吃早饭的时间了。我慌忙睁开
眼睛一看，房间里还亮着灯光，妈妈的脸色很
紧张，好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意外。“干吗
啊，”我说，“天还没亮呢，出了什么事？”


